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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去银行办事，耳边时不
时传来“请输入密码”的提示音。我看
到一位老人坐在柜台前，待要输密
码时，老人一下忘了是哪一个。这种
情形估计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会遇
到，一是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二是密
码多了记不过来。这老人当时那个
急啊，她输了一回又一回，还反复唠
叨：“这回不会错吧，要不就是这个。”
最后银行工作人员建议她重新设置
一个密码，才算解决了她的难题。

这还没什么，后来另一柜台边
一位男子的一声感叹让我略有所
悟，他说的是：“人这辈子怎么有那
么多密码。”

想想也是，随便一个普通人心里
就会藏很多密码，到银行用，开电脑
上网用，开保险柜用，这些密码往往
都是人们自己设置的，一般采用自己
熟知的数字或字母组成。我曾看过一
部电影，讲的是几个人如何想办法打
开密码锁的过程，那密码锁可以输入
5 次数据，如果 5 次都不对，密码锁便
会自动锁死。开锁的人便猜想主人会
设置什么样的密码，比如他的幸运
数、他孩子的生日、他的车牌号等等，
这个猜密码的过程就是这部电影的
情节不断进入高潮的过程。

当然，类似这样追问、查找密码
的电影非常多，如《达芬奇密码》、《风
语者》、《密码疑云》、《偷天密码》、《密
码阴谋战》、《未知密码》以及《风声》
等，可见密码之重要和有趣，即使对
普通人而言，解码也是一种有意思
的事情。而保护密码则是每个人都
深知的责任，因为密码往往关联着
自己的信息安全、个人秘密等。

密码古已有之，北宋前期，中国
军队在作战中曾用一首五言律诗的
40 个汉字，分别代表 40 种情况或要
求，这种方式已具有了密本体制的
特点。公元前 405 年，斯巴达的将领
来山得使用了原始的错乱密码；公
元前一世纪，古罗马皇帝恺撒曾使

用有序的单表代替密码；之后逐步
发展为密本、多表代替及加乱等各
种密码体制。

近代以来，密码学逐渐成为一
门独立的学科，到上世纪 70 年代，电
子签名成为其中的重要分支，当今
整个世界的金融、证券、计算机网络
等系统中，“电子签名”都在发生作
用，其背后复杂的加密算法越来越
令人难以破解。在银行，如今你签发
一张支票，都需要用特定的密码器
当场获得一个密码填写在支票上，
以保证支票的安全可靠。

不过，上面说到的还只是人生
中可知或者可以设置的密码，事实
上，人们还有许多未知的密码需要
解答。比如生育密码、爱情密码、预
感密码、心灵感应密码、UFO 密码
等，都是人类千百年来苦苦探求而
不能得其真味的项目。遗传的密码
在哪里？素昧平生的男女为什么会
一见钟情？美国总统林肯为什么会
预知自己被暗杀？双胞胎为什么会
有心灵感应？UFO 留下的麦田圈等
有什么意义？所有这些，那些专门研
究密码的高手都不能破解。

当年泰坦尼克号首航之前，有
位著名的实业家乔里·奥昆纳居然
放弃了首航船票，有人不解地问他：
“泰坦尼克号处女航只有那些名门
望族及其家属才能得到这种荣誉，
你放弃实在太可惜了！这是为什么
呢？”奥昆纳吞吞吐吐半天才说：“我
做了一个怪梦，看见泰坦尼克号翻
了！”当时大家听了都觉得十分好笑。
而最终，奥昆纳的这个怪梦救了他
自己。

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吗？奥昆纳
怎么得到了那个不为人知的密码？
这些，没有人能够解答。所以智者
常常会告诉人们，要听从心灵的指
引，要相信人生中有些事是被设定
的，那些神奇的密码会让人苦思而
不得其解。

人生有很多密码

曾经在南京长期定居的清朝
文学家吴敬梓先生在《儒林外史》第
二十三回写道：“当下走过淮清桥，
迟衡山路熟，找着房牙子，一路看了
几处河房，多不中意，一直看到东水
关。这年是乡试年，河房最贵，这房子
每月要八两银子的租钱。杜少卿道：
这也罢了，先租了住着，再买他的。南
京的风俗是要付一个进房，一个押
月。当下房牙子同房主人跟到仓巷
卢家写定租约，付了十六两银子。”

从这段文字可以知道，在明清
时代的南京租房，按惯例要向房东
预付至少一个月的房租（进房），同
时还要缴上一些押金（押月），以及
跟房东签订租赁合同（租约）。这些
规矩现在也有，毫不稀奇。

但是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南京，规矩变了，房客不但要预付房
租，缴上押金，还必须得找保人作
保，至于租赁合同，一般情况下房东
是不跟你签的，以便他将来可以随
时给你涨房租。

为什么必须让房客找保人作保
呢？这是因为民国时期南京治安不
好，警力又奇缺，为了维持秩序，便
出台了连坐制度：房客犯事，房东也
得跟着受罚。比如说，房客私自卖
酒，或者聚众赌博，或者做了暗娼，
被警方抓到，罚款的一半是要由房
东担负的。如果房客消息灵通，赶在
警方来临之前逃掉，则房东要担负
所有罚款。所以房东必须让房客找
一保人，以便将来罚款的时候让保
人代缴。

保人可不是谁都能做的，首先
必须是房东认识并信赖的人，例如
房东的邻居或亲戚；其次必须有钱，
不然无法替房东代缴罚款。问题是，
不可能每一个来南京租房的人都认

识这样的保人，即使他们认识保人，
保人也未必肯替他们作保——— 谁都
知道，做保人有风险，保不准哪天得
掏腰包交一大笔罚款的。于是一个
行业应运而生了，在上世纪二三十
年代的南京，突然出现了以前从未
有过、以后也不再出现、正所谓空前
绝后的一个新职业，这个职业没有
一个规范的名称，总之是一些南京
土著，别的什么事儿都不干，专门给
外来房客做有偿担保。你张三来南
京租房，人地生疏，找不到保人，那
么好，找我，给我一百大洋，我出面
给你作保。你李四来南京租房，也找
不到保人，也给我一百大洋，我出面
给你作保。可以想见，这样做保人来
钱很快，比抢钱都快。

除了必须让房客找人作保，在
南京老城还有一个更加变态的规
矩：不租给单身房客，无论男女。原
因也很简单：在一些南京原住民眼
里，外来的单身男房客可能犯偷盗，
有危险性；外来的单身女房客可能
做私娼，也有危险性。所以他们只把
房子租给有家有口的人。

广大单身房客傻了，花大价钱
找了保人，就因为没结婚，或者没把
家里那一位带过来，还是租不到房
子，怎么办呢？有办法，他们拼租，男
的找女的拼租，女的找男的拼租，俩
互相不认识的单身男女冒充小两口
儿，总算把房子租到手了。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那时候的
房东怎么会有这么多变态规矩？他
们就不怕惹恼了房客，不再有人上
门租房吗？坦白说，他们还真不怕，因
为那时南京房子实在太少，人口实
在太多，租房市场一直需求旺盛，哪
怕一万个人耍脾气不租，还有十万
个人在排队找保人呢。

逼出来的男女拼租

以文为戈 刘武专栏

千年房事 李开周专栏

说呼吸
人的身体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

的方式，有呼吸、喝水、吃饭、排泄，等
等。我们感到口渴，感到饥饿，感到肚
胀，这是身体向我们发出的信号：该
喝水了，该进食了，该排泄了。感到冷
热，我们增减衣物；感到困乏，我们适
时休息。提醒人别忘记呼吸的信号应
该是憋闷，可是除非遇上特殊情况，
我们平时很少接到这种信号。

一呼一吸之间，是生命的存在。空
气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第一需要，
人可以几日不食不眠，但不可以几分
钟不呼吸。这是最普通不过的常识，人
人都知道。也许正因为太普通太常见，
反而很少有人对呼吸特别关注。

对于饮食、衣物、居所这类事情，
人类孜孜以求，投入了相当多的精
力，以至于形成了饮食文化、服饰文
化、家居文化、建筑文化，甚至厕所文
化，却从未听说过有呼吸文化。这大
概是因为水、食物、衣物、居所需要人
们有所行为才能获得，而呼吸太方便
了，空气就在嘴边，打开鼻孔和嘴巴
立即就可以得到，既无需存贮或种
植，也无需到处寻觅。

十多年前，我曾有机会到西藏高
原采访，在那里，我第一次接收到了
身体发出的对空气需求的信号———
憋闷，以及与憋闷同时到来的头疼难
忍、思维迟缓、四肢无力。朋友告诉
我，由于高原缺氧，在西藏，坐着等于
走路，走路就等于跑步。

于是，从藏北到藏西再到藏南，
4000 多公里的路途上，如何抵抗高原
缺氧，就成了一个首要话题。靠着阿
司匹林药片我克服了头疼。听说酥油

茶可以抗缺氧，途中每次到藏民家中
做客，我总是皱着眉头大喝酥油茶，
不喝个五六碗决不罢休。一个月后，
我从高原回来，整天昏昏欲睡，我知
道这是醉氧——— 从缺氧状态进入氧
饱和状态所产生的生理反应，但也从
此再无需为呼吸发愁。

西藏之行的亲身体验，让我深刻
地注意到，比起吃饭喝水，呼吸———
身体与外界的这种沟通方式，是更为
基本、须臾不可中断的生命需要。这
使我从此对呼吸以及地球上大气层
的生成特别关注。这么一关注，我就
发现了奇迹：太阳与地球间恰好的距
离，太阳对地球恰好的照射，春夏秋
冬季节转换形成的适当温度……多
少个偶然，才使最初海洋中的蓝藻类
植物，在阳光的照射下，与大气中的
二氧化碳发生光合作用，生成碳水化
合物，吐出氧气。在地球的演变中，在
时光飞逝中，日积月累，终于形成今
天适于人类和各种生物生长的大气
层。

但是，人类对于这种奇迹，过去
似乎一点也不珍惜：工业废气、汽车
尾气、生活燃煤、热岛效应……时刻
污染着空气，砍伐森林、过度放牧，又
使地球上的绿色植被急剧减少，以致
沙尘暴、灰霾天气、光化学烟雾、浓雾
天气、呼吸系统疾病……越来越频繁
地光顾我们的生活。

对于大自然的慷慨施与，人类不
仅要感恩、珍惜，还要改恶从善，检点
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要等到某一天，
身体对我们发出了憋闷的信号，那时
就悔之晚矣了。

博导和我的博导梦
博导者，博士课程研究生指导教

师之谓也。即高校教师的一项工作分
工。如以前农村生产队长派工，有的
去挑大粪，有的去扛麻袋，有的去扶
犁，有的去锄地，无非分工不同罢了，
无所谓高低贵贱。当然，傻瓜都知道，
挑大粪这活计，只要身强体壮，人皆可
挑；而扶犁则不同，需要一定的技术。
因此，久而久之，扶犁便由工种进化为
称谓——— 此即博导之由来也。有趣的
是，作为工种，博导世界各国都有，而
作为称谓，则为吾国首创。君不见，如
今名片上媒体上，常常有人专门标出
“博导”二字。于是乎，本来就够长的称
谓就更长了——— 王小二：五洲大学人
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兼校长特别助理，
教育部世界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五洲市甲级拔尖人才及 A 级突出贡献
奖获得者，教授，博导……明摆着，博
导比教授高了一级，成了教授队伍中
的扶犁者而非挑大粪者。

我是教授，我也想扶犁而不愿挑
大粪。扶犁多好啊，眼前麦苗青青，身
后黑浪层层，耳畔鸟鸣声声，间或有在
同一块麦田薅草的邻院长辫子姑娘朝
自己羞答答一瞥。而挑大粪绝对无此
艳遇，天底下有哪个姑娘会对大粪暗
送秋波呢？脏，累，弄不好还要溅到裤
腿上鞋面上！说实话，心情上我对“博
导”经过了三个阶段，始而很想当，继
而无所谓，最后又想当。始而很想当，
是出于崇敬。倒退二十几年，教授寥若
晨星，博导更属凤毛麟角，确为斯界重
镇，一方名流。形象也往往一头银发满
面红光，举手投足，透出学人之气长者
之风，令人仰之弥高心驰神往。暗想有
朝一日自己也成为博导该有多么美
好！此为第一阶段。及至后来我身边和
我同年或比我年少之人尤其我的同学
也纷纷当上博导，我和博导的距离就
几乎消失了，博导头上的光环也好像
黯淡了，觉得博导原来凡人亦可为之。
既然凡人可为，那么多一个少一个自
己这样的凡人又有何妨呢？换言之，既
然扶犁和挑大粪同样得到或同样得不
到姑娘们别有意味的目光，那么继续
挑大粪也并无不可——— 当不当博导无
所谓。此为第二阶段。

可我现在回心转意，又想当博导
了。事出有因，其因有二。其一，某日学
校当局忽然大发慈悲，慨然推荐我为国
务院学位办外语学科组成员候选人。一
向在下游浅水洼里没头没脑瞎游一气
的我有机会一跃龙门，自然感激涕零，
赶紧打开电脑，下载所传表格填写。没
等填到一半就傻眼了：候选人应是博
导，随即要写出上过多少门博士课程、
指导过多少名博士生等等。而我分明不
是博导，遂掷笔于案，喟然长叹。别的倒
也罢了，若论外国文学尤其日本文学这
一亩三分地，寒来暑往斗转星移，我往
上面洒的汗水——— 挑粪也罢扶犁也
罢——— 已不算少了，轮也该轮到我风光
一回，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然而我不是
博导，活活坐失良机。看来我只能在下
游浅水洼里终了此生。

其二，一天窥看学校红头文件，谓
博导年届六十也可以不办退休手续，直
通车直通六十五。而非博导者则六十必
须办退休手续，是否续聘另行协商。换
个角度看，这未尝不是好事。六十退休，
或种豆南山采菊东篱，或归隐林泉笑傲
风月，或清茶薄酒专心著书立说，或另
谋高就以求东山再起。可恨我偏偏想不
开，打心眼往外喜欢讲台喜欢学生或者
说天生好为人师。然而我不是博导，六
十这站必须下车，眼巴巴看着博导车厢
呼啸而过。“天道是耶非耶？”何况不是
博导也不完全是我的责任。博导有两
种，一是开国元勋，即自己往来冲杀斩
获的博士点。二是搭顺风车，即所在专
业原本就是博士点或挂靠有博士点的
一级学科。好比藤旁有一棵树，一伸手
一蹬腿即可攀援而上。而若旁边无树，
藤再折腾也只能原地打滚。

容我开个未必纯属玩笑的玩笑：我
愿去天底下任何院校任何地方实现自
己的博导梦。那里即便瘴气弥天即便沙
尘四起抑或大雨如注，我也欣然前往。
前往培养“传人”，传以翻译之道、文章
之章、为人为士之道——— 如果我有这劳
什子的话——— 并且分文不取，只需提供
茅屋半间书桌一张即可。

说到底，这怕也是一种不自量力
的文化焦虑———“月明星稀，乌鹊南
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窥海斋 林少华专栏

呼吸之间 刘亚伟专栏

编辑：孔昕

刘
武

导
演
兼
制
片
人

曾
任
大
学
讲
师

新
闻
记
者

出
版
过
︽
醉
里
看
乾
坤
︾
︽
生

命
的
几
分
之
几
消
耗
在
路
上
︾等
专
著
参
与
编
导100

集
大
型
纪
录
片︽
睦
邻
︾45

集
纪

录
片︽
兄
弟
︾

林
少
华

著
名
文
学
翻
译
家

学
者

亦
从
事
文
学
创
作

现
为
中
国
海
洋
大
学
外
国

语
学
院
教
授

著
有
︽
村
上
春
树
和
他
的
作
品
︾︽
落
花
之
美
︾︽
乡
愁
与
良
知
︾︽
为
了
灵

魂
的
自
由
︾译
有︽
挪
威
的
森
林
︾︽
海
边
的
卡
夫
卡
︾等
日
本
名
家
之
作
凡
五
十
余
种


李
开
周

职
业
撰
稿
人

编
剧

专
栏
作
家

著
有
︽
千
年
楼

市
︾︽
食
在
宋
朝
︾︽
祖
宗
的
生
活
︾

刘
亚
伟

笔
名
亚
子

北
师
大
研
究
生
学
历

原
籍
曲
阜

下
过

乡

当
过
兵

资
深
报
人

现
为
自
由
作
家

出
版
长
篇
小
说

科
普
读

物
等
十
余
种



